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吃黄焖鸡

1.

你吃过⋯⋯黄闷鸡吗？

放心，我没有写错，就是这个「闷」。

小区侧门出去，是一条小巷子，巷口第一间店，是家黄焖鸡米

饭。大概是年代长了，店门口的 LED 灯牌有些破旧，少了一个

「火」字偏旁，成了「黄闷鸡米饭」。

夜色里，没有路灯的巷子像是一只择人而噬的怪兽，等待着无

辜的路人走入漆黑的口中。这家店前的红色灯牌，则仿佛刻在

怪兽脸上的符箓，溢着血色的光。

杨刚是个程序员，这天又加班到了凌晨，拖着疲惫的身躯回了

家。他摸摸饥火中烧的肚皮，伸手去摸橱柜，却掏了个空——

泡面吃完了。他犹豫了许久，终于一咬牙，拿起钱包和钥匙，

走出了小区的侧门。

「黄闷鸡」意料之外地开着张，昏黄的灯光却似乎受到了什么

束缚一般，止步在门窗之内，一丝也照不到门外的马路，只有

破旧的灯牌，映得路面一片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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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看着这满是岁月痕迹的门店，又犹豫起来——吃了这家的

菜，不会拉肚子吧？

一阵寒风刮过，冻得人瑟瑟发抖，肚皮也不合时宜地叫了起

来，他叹了口气，还是勒紧腰带走了进去。

店里很冷，似乎没有空调，冷冷清清地没有一个顾客。柜台

里，穿着花棉袄的老板娘正低着头打瞌睡，听到杨刚进来的动

静，幽幽地抬起了脸。

似乎身体不太好，这个中年妇女的脸色有些发白，她打量着杨

刚，似乎看见了什么新奇物事似的，歪着头不说话。

「一份黄焖鸡。」杨刚被盯得发怵，忍不住开口打破了沉默。

老板娘点点头，示意知道了，却没有接过杨刚递来的百元大

钞，而是哑着嗓子说：「找不开。」

杨刚皱起了眉头。现在这个时代，谁还带着零钱出门？包里的

这张大钞，还是三个月前取的。这家店，看起来也不像能网上

付款的样子⋯⋯

在他纠结的时候，老板娘嘴角抽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笑：「您

先吃，一会儿去巷子里的小店换点零钱就行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杨刚点头谢过，走到桌前，暗暗嘀咕：「这

巷子里还有店？我白天怎么没看到⋯⋯」

刚要坐下，突然被老板娘喊住了：「客人，别坐那儿，坐隔

壁。」



坐哪儿还有规定？店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杨刚一挑眉毛就要

发作，转念一想刚才还承了老板娘的情，还是忍着脾气坐在了

对方指着的一张桌前。

刚拿出手机，一局农药还没打完，耳边突然响起老板娘沙哑的

声音：「黄闷鸡来了！」

他一抬头，一盘菜和一碗饭端端正正摆在桌上，老板娘却还站

在隔着好几米的柜台里——奇怪，她好像一直在那儿，菜是谁

做的，又是谁送的？

但饥肠辘辘的杨刚已经顾不得这么多，看着冒着热气的食物，

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肉一入口，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

明明热气蒸腾，吃起来却是一嘴冰凉，稍一咀嚼，口感也不太

对，哪怕是鸡胸肉，也没这么又老又柴的道理。

杨刚吐出了嘴里的肉，一拍桌子刚要骂娘，眼前的一幕却让他

的脏话哽在了喉咙里。

2.

刚才还冷冷清清的饭馆，现在却变得人满为患。除了自己这桌

外，其他桌上都坐满了人，有老有少，正一言不发地吃着饭。

店里坐着几十号人，本应热闹非凡，但现在却寂静地吓人，连

筷子和碗沿碰撞的细微声音都没有。所有食客都低着头默默进

食，甚至坐在一块儿的人都没有一丝眼神交流。



不对劲，不对劲！杨刚此时哪里还有心情吃饭？放下筷子刚要

起身，突然从门口晃晃悠悠走进来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子，他

环顾店内，发现已经座无虚席，这才把目光投到杨刚的桌前，

踉跄着走过来，轻飘飘地坐在了杨刚对面。

「小伙子，拼个桌吧。」

老头虽然有些古怪，但好歹是个肯说话的。杨刚凑过脑袋刚想

问上一句，老头突然闭上了嘴。

「砰！」一份黄闷鸡摆在了老头面前。

杨刚抬头一看，一个穿着红色马褂的服务员，端着空盘子飘向

了后厨。

没错，是飘。这个服务员脸色苍白，只有两腮上有一坨嫣红，

长长的马褂底下，两只脚尖点地，后跟高高翘起，身子完全不

动地向着前方平移。

杨刚倒吸一口冷气，瘫在椅背上半天说不出话，好不容易缓过

来，他一把抓住老头的胳膊：「大爷，这是怎么回事？」

谁料想，老头的胳膊居然又轻又脆，他只是稍一用力，只听

「咔嚓」一声，老头的右手居然轻飘飘地垂了下来。老头瞪了

杨刚一眼，左手捏住右手，「咯吱」一声又安了回去。

似乎是被打扰到了，老头不再打理杨刚，只是蒙头吃饭。不知

道是不是安装手臂消耗了能量的原因，他越吃越急，没一会儿



干脆端起盘子，伸手用指甲在脖子上割开一条一尺宽的血口，

把一盘肉「咕噜噜」倒了进去。

杨刚吓得一跃而起，匆忙间还撞翻了椅子，慌不择路地朝门口

跑去。

刚要夺路而逃，老板娘突然侧着身子挡在了门口。杨刚喘着粗

气停了下来，脸色满是惊恐。这老板娘到底是人是鬼？她拦住

我是为什么？

「客人，您还没给钱呢。」老板娘依然是嘴角抽动，露出诡异

的笑。

杨刚甩出那张百元大钞：「不用找了。」

老板娘摇摇头，坚定地一动不动：「对不起，找不开。」

「我说不用找了！」杨刚大吼一声，看着老板娘不为所动的样

子，叹了口气，「就算我去巷子里的小店换钱，你也得先让开

啊。」

老板娘嘿嘿一笑：「怕你跑了，留下点东西抵押吧。」

她一伸手，猛地按在杨刚胸口。杨刚只觉得一阵剧痛，还没来

得及叫出声来，痛感已经潮水般褪去，只是觉得有些空荡荡

的。

定睛一看，老板娘手里托着一个拳头大的红色肉块，正在一起

一伏地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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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杨刚的心！

「找开了，回来换，」老板娘让开了一条路，「去吧。」

杨刚捂着胸口，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小巷的黑暗里。

3.

杨刚白天的时候，也经常经过这条小巷，清晰地记得这是条死

胡同，除了一些堆了多年的建筑垃圾，一无所有。

但他此刻一步迈进，眼前却豁然开朗。

一共几十米长的小巷子里，两侧分布着七八家小店，破旧的店

面上没有招牌，照明也千奇百怪——有的点了几只蜡烛，有的

挂着一盏灯笼，唯一正常点的，亮着的居然是矿灯！

杨刚犹豫着挪了几步，身侧突然响起一声呼喊：「小伙子，买

东西吗？」

杨刚扭头看去，这是一个报亭大小的店铺，一个穿着白色大衣

的中年男人倚着货架，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的东西却模

模糊糊看不真切。一盏不断闪烁的红灯挂在店里，光束来回游

移着，不时掠过店主的脸。

杨刚看着眼熟，盯了好久才反应过来——这不是救护车上的警

报灯吗？

杨刚咽了咽口水，安慰自己：「都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好怕

的？」他壮着胆子说：「老板，我要换点零钱。」



店主嘿嘿笑了两声：「不好意思，小本生意不白换，你得买点

东西才行。」

杨刚目光从货架上的一堆东西里扫过，犹豫着说：「我什么也

不缺啊⋯⋯你这儿最便宜的是什么？」

店主笑得像田野里的老鸦：「怎么就不缺了？」他指指杨刚的

胸口，「这儿不是少了东西吗？」

他回过头从货架上取下一个罐子，递给了杨刚：「喏，人心一

颗，谢谢惠顾。」

杨刚接过罐子，也不知道该放哪里，只能硬着头皮递过去那张

一百的钞票。

店主拿着钞票，贪婪地闻了一闻：「收您八十三，给您找

钱。」接着在杨刚疑惑的目光中，又把钞票递回给他。

「这什么意思？」杨刚不太明白，「我这是一百块啊，你是不

是算错了？而且怎么又还我了。」

「没错没错。」店主摆摆手，居然转身就把店门关上了。杨刚

这才发现，这家店铺，居然是救护车车厢的造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回到手里的这张钞票，摸着突然有了一种

血脉相连的暖意。就像是⋯⋯捏着自己的一部分似的。

身边突然嘈杂起来，原来是周边其他店主的叫卖声。

「哥们儿，来这儿看看吧！」「小兄弟，我有好东西！」



杨刚揣起罐子，头也不回地向巷口的黄闷鸡店走去。

4.

就这一会儿的工夫，店里坐满的客人居然已经走得七七八八，

只剩一个少女还在狼吞虎咽地舔着盘里的汤汁。

看着少女伸出来一米多长的舌头，杨刚打了个寒颤，目不斜视

地从她跟前走过。

意外的是，老板娘却不在店里，柜台前站着一个焦急的中年男

人。

看着走进来的杨刚，男人下意识地往后缩了几步，下一秒却又

惊喜地叫了起来：「兄弟，你也是活人？」

也？杨刚下意识地看过去，男人面色红润脚步稳健，确实是个

正常人。

「我就说嘛，今天还没吃黄闷鸡，怎么就能看见你了，」男人

似乎是为了缓解恐惧，凑上来攀谈起来，「我叫范全，第三次

来，幸会幸会！」

「等会儿⋯⋯」杨刚有些吃惊，「你知道这地方不对劲，还来

了三次？」

范全脸色突然低落下去，叹了口气：「我女儿⋯⋯快不行了，

除了这里，我想不到别的办法。」



杨刚想要继续问，老板娘已经从后厨走了出来，冲范全诡异一

笑：「坐吧。」

杨刚顾不得范全，递过去那张钞票：「还我的心来！」

老板娘和之前那位店主一样，接过钞票闻了闻，一脸满足地又

还给了他：「招待完这位客人，到后厨给你拿。」

杨刚回头一看，范全正坐在长舌少女身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

到哪里不对的样子，连忙走过去一把将他拽起：「别坐这

儿！」

拉着范全到另一桌落座，服务员立刻就把黄闷鸡端了上来。范

全迫不及待吃了一口，抬起头，这才看见那桌的长舌少女，吓

了一跳：「谢了兄弟！还好刚才有你。」他抹抹嘴，似乎吃一

口已经足够了：「我得去巷子里了，还要办正事，女儿的病拖

不起。」

范全走到老板娘身边，递过去钞票结账。

出乎意料的是，老板接过钞票，居然笑了：「钱货两讫，正

好。」

看着老板娘不打算把钞票再还给自己的样子，范全仿佛遇到了

这辈子最恐怖的事情：「不可能，不可能！我身体好得很，女

儿还在医院等我回去，我不信！」

他一把推开老板娘，就要朝门外冲去。老板娘不慌不忙伸手在

范全后脑勺一拍，他就浑身一软瘫在了地上。倒地的前一秒，



范全对杨刚投来了求助的目光。杨刚一咬牙，装作没看见别过

了头。

老板娘单手拎着范全的脖子，像是拎起了一根葱：「客人，随

我去后厨取心吧。」

杨刚心里有了一个惊人的猜测，但他完全不敢说什么，只能硬

着头皮走进了后厨。

想象中的血腥场面并没有出现，后厨里居然摆放着普普通通的

几套厨具，唯一奇特的，就是一口巨大的雕花水缸，里面灌满

了淡黄色的奇怪液体，散发着特殊的香味，像是什么酱料。

老板娘从橱柜里取出杨刚的心，轻轻一拍就送进了他的胸口。

杨刚心头一暖，重新感觉到了那种沉甸甸的踏实。

找回了心，杨刚哪敢久留，扭头就走。刚走没几步，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痛苦的喘息声。

他下意识回头一看，范全被剥光了衣服泡在水缸里，似乎还没

死透，正被老板娘按着脑袋，在拼命挣扎着。

黄闷鸡⋯⋯原来是闷死的人呐⋯⋯

5.

「啊！」杨刚惊醒过来，大口地喘着粗气，「原来是是噩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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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他无意中一扭头，看见了床头柜上摆着的罐子，以

及罐子下压着的百元钞票。

不是梦，这一切是真的！

正惊讶间，手机推送了一条本地新闻：十全集团董事长范全昨

夜于家中暴毙，法医鉴定为窒息而死，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不

排除被情妇谋杀可能。

范全⋯⋯窒息⋯⋯

杨刚赶紧从床上爬起，打开电脑查起了范全的资料。幸好作为

商界传奇，范全的过往故事早就被报道在了各大网站上：

范全本来是一事无成的小个体户，但却在三十岁那年突然暴

富，炒房赚了第一桶金，其后一年内如有神助，不管做什么生

意都赚得盆满钵满。不仅如此，几年前他被商业对手狙击，濒

临破产之际，又突然恢复了白手起家那年的运气，不仅顺利度

过危机，还反击了一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但范全的女儿心脏一

直不好，最近更是被连下几次病危通知书⋯⋯

暴富、危机、女儿病危⋯⋯正好是三次⋯⋯这是否就对应着范全

所说的，来了三次黄闷鸡呢⋯⋯

杨刚匆匆忙忙赶到了那条巷子。和意料中一样，巷子里是光秃

秃的两面墙壁，唯一会动的，只有两条低吠的流浪狗。

走进黄闷鸡店里，几个中年男子正在吆五喝六地喝着啤酒，也

有小区的保安正在一边公放快手视频一边乐呵呵地吃饭。戴着



金戒指的中年妇女在柜台前手忙脚乱地收着钱，不时对后台吼

上一句：「小份鸡不要辣！」

杨刚诧异地凑过去：「老板，昨天晚上看店的大姐呢？」

「昨晚？」妇女百忙中应付一句，「我们八点就关门了，晚上

不开业的。」

「可是我昨天 12 点多还来你家店里吃过饭⋯⋯」杨刚犹豫了一

下，最终还是没有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说出来，「那个老板娘还

穿着一件花棉袄！」

话一出口，老板娘突然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走走走，

快走，没有这个人！」她一边说，一边把杨刚推出了门外。

杨刚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刚想回头继续问，突然被门口看热

闹的一个老太太拉住了。

「小伙子，」老太太笑眯眯地问，「你说的人，是不是四十左

右，穿一身花棉袄？」

杨刚连连点头。

「十几年前，这家店还没开起来的时候，这里卖的是香烛纸

马⋯⋯那家老板娘，就爱穿一身花棉袄。不过，早就随着店里

的十几号纸人，在一场大火里烧成灰啦。你看到的，恐怕不是

人啊！」

杨刚艰难地咽了咽口水：「谢谢婆婆⋯⋯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

些呢？」



老太太的笑容渐渐隐去：「如果你真的能看见鬼⋯⋯有朝一日

见到一个手臂上有胎记的老头，告诉他，别担心，婉容把孩子

养大了，养得很有出息，再有几年就去陪他。」

老太太喃喃着这几句话，颤颤巍巍地走了。

6.

市医院里，杨刚抱着包询问护士：「请问范凝凝小姐在哪间病

房？」

走进装饰豪华的 VIP 病房，一个身材纤弱的女孩正挣扎着从床

上爬起来给自己倒水。

杨刚连忙凑过去，扶住快要摔倒的病美人：「你是病人，怎么

自己倒水？照顾你的人呢？」

「你说我后妈？」范凝凝不屑一笑，「忙着回去争家产了。他

们都说我爸和情妇玩得太嗨，出事故把自己闷死了⋯⋯咦，你

是谁？」

「我⋯⋯」杨刚一时语塞，「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范凝凝看起来不太相信，但也没有深究。想必在她心里，自己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人欺骗的价值了。

「你父亲⋯⋯是去为你找治病的办法才出事的⋯⋯」杨刚觉得自

己虽然只和范全一面之缘，却也有义务帮这位父亲辩解，「他

死前的最后一刻，牵挂着的也是你⋯⋯」



范凝凝的目光突然凌厉起来，死死盯着杨刚：「我爸昨晚走前

和我说，他有办法治好我⋯⋯但这件事只有他和我知道，他连

保镖都没带！」

「为什么你这么清楚？你是不是杀死他的凶手！」范凝凝激动

起来，扑过来要和杨刚拼命，但她力气实在太弱，杨刚只是随

手一拦，就把这副瘦弱的身躯搂在了怀里。雨点一般的拳头砸

在胸口，但却还不如按摩的力气大。

「你还我爸爸⋯⋯」范凝凝边哭边捶，渐渐地没了动静。杨刚

低下头，却看到小姑娘眼角带泪，已经由于过度激动而昏了过

去。

杨刚把范凝凝扶到床上，深吸一口气，拿出了藏在包里的罐

子。

没错，从他知道范凝凝的病灶在心脏开始，就想这么做了。如

果没有猜错，范全本来的目的，也是这个东西⋯⋯谁让他阴差

阳错，多了一颗心呢⋯⋯想起范全临死前的目光⋯⋯就当是做好

事吧⋯⋯

拧开罐子，忍着恶心掏出那个滑腻的心脏，杨刚却不知道该怎

么使用。他尝试着按在范凝凝的胸口，心脏晃了一晃，隐没在

范凝凝身体里不见了。

应该是⋯⋯成功了吧？杨刚看着掏心脏时不小心滴在床单上的

血，有些头疼。该怎么处理呢⋯⋯



「范小姐，该吃药了⋯⋯啊啊啊！来人呐！」一个护士恰好推

门而入。

昏迷的女孩、床单上的血、摸着女孩胸口的男人⋯⋯

完蛋了。

杨刚这样想。

7.

隔壁的病人家属和值班男医生冲进来，把一脸懵逼的杨刚按倒

在地。尽管他不断辩解，却没有人相信他。

「快带病人去做检查！我担心病情加重！」医生冲护士焦急地

吼着。

范凝凝被抱走后，医生愤怒地看着杨刚：「要是病人有什么

事，你就等着坐牢吧，变态！」

等了好半天，病房的门才终于被推开了，范凝凝迈着轻快的步

伐走进来。

「放开他吧，他是我爸的朋友，我昏倒和他无关。」她微微一

笑，似乎心情不错。

护士拿着一张 CT 胶片走进来，脸色古怪地凑到医生身边：「主

任，你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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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倒吸一口凉气：「范小姐，请跟我来，我们需要做一个全

面的检查。」

范凝凝冲杨刚挥挥手：「哪儿也别走，在这儿等我！」

当范凝凝再次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意料之中的消息——她的

病，好了。

当然，医院方面强烈要求继续住院观察，范凝凝也不置可否，

毕竟她也不想回家面对那帮丑陋的亲戚。

「说说吧，」范凝凝趴在病床上，双手支撑起削瘦的脸庞，眨

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或许是那段经历太过离奇，憋在心里难受，也没什么人可以倾

诉，杨刚发泄似的，把昨晚的事情讲了一遍。当然，最后的结

局改成了他努力想要救下范全，最后却失败了。

失望的是，范凝凝似乎并没有完全相信，似乎只是当做故事

听，不置可否。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但还没等范凝凝回应，敲门的人就自

顾自地推门走了进来，是个二十几岁的漂亮姑娘。

「是范凝凝的闺蜜吗？」杨刚这样想，下一秒却发现自己错

了。

「凝凝，听说你病好了？」姑娘努力做出夸张的惊喜表情，

「可把妈妈高兴坏了，阿全在天堂里也会很开心的。」



范凝凝嫌恶地皱起了眉头：「说了多少次，我爸认你当妻子，

我可不认你当妈！」

「好了好了，别生气，」姑娘脸色有点难看，但还是努力假笑

着，「既然你病好了，我和你商量一下阿全公司的股份！」

「我爸昨天刚走，你今天就要分家产？」范凝凝一把推开姑

娘，冲她毫不客气地大吼，「滚！别出现在我面前！」

姑娘这下终于绷不住了，笑容一垮，阴着脸说：「你病刚好，

情绪不稳定可以理解。我过几天再来找你，你还是好好想想，

自己能拿多少吧！」

看着摔门而去的姑娘和突然情绪崩溃，伏在枕头里哭泣的范凝

凝，杨刚心头突然涌起一个想法。他压抑着站起身子：「我先

走了，你好好休息⋯⋯」

「杨刚⋯⋯」范凝凝从背后喊住了他，「你还会来看我吗？」

杨刚脚步一僵，心里的想法再次加深了。他转过脸，看着眼角

带泪，一脸期待的范凝凝，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转身走了，没有看到身后范凝凝微微翘起的嘴角。

8.

血红的灯光下，杨刚忍不住地发抖。但想到心里的计划，他还

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店里。

老板娘看着他，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坐吧，马上就好。」



杨刚看着空空荡荡的店面，面露难色：「请问⋯⋯我坐哪

儿？」

老板娘侧过耳朵，似乎在听什么，然后指了指一张桌子。杨刚

一坐下，黄闷鸡就端了上来。

杨刚想到那晚范全的挣扎，有些下不去口。但想起范凝凝，他

还是咬牙夹了一筷，闭着眼囫囵吞了下去。

再次睁开眼，果然就见到了满屋的食客，面无表情地吃着饭。

他一回头，却发现身边坐着一个老头，正是上次拼桌的那个。

「嘿嘿。」老头笑了笑，对他露出了掉光了牙齿的暗红口腔。

杨刚有些难受，赶紧站起身，对老板娘递出了那张钞票。结完

账，逃一般地钻进了小巷子。

依旧还是那些店，所有店主都把目光汇聚到了杨刚的身上。他

有些不自在，挑了一家点着红蜡烛的店走了过去。

店主是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妇人，脸上带着厚厚的铅粉，还特意

在额头点了一抹朱砂。她看着走过来的杨刚，捂嘴一笑：「客

人，我有什么能帮您的？」

杨刚犹豫着问：「我如果想要让一个人至死不渝地爱上我，你

能办到吗？」

妇人眼角带媚，兰花指轻轻一点：「算你来对地方了。」她从

怀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只要喝了它，女孩子的一颗心

呐，就全系在你身上了。」



杨刚点点头，掏出钞票付了账。起身刚要走，突然被叫住了。

「客人，其实我有个疑问，」妇人嫣然一笑，「既然你完全不

爱她，又何必让她爱你呢？」

杨刚浑身一僵，似乎心底最大的秘密被戳破了。但转念一想，

这里除了他没有第二个活人，这才放下心来：「没错，我不爱

她。但是⋯⋯」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只留下一句话在小巷子里飘荡。

「范全的亿万家财，给她也留不住，倒不如交到我的手上。」

小巷子里的店主们，似乎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纷纷笑了出

来，一时间或娇媚或尖利的七八种笑声交织在一起，格外诡

异。

刚出巷口，杨刚却被一道身影拦住了。他定睛一看，正是和自

己拼过两次桌的老头。

「小伙子，咱俩有缘呐，」老头咧嘴一笑，「陪陪老头子吧，

我太寂寞了。」

「不⋯⋯不行⋯⋯」杨刚吓得牙齿乱磕，「我⋯⋯我得走

了⋯⋯」

老头却没有让路的意思：「嘿嘿，我们拼了两次桌，你的味道

我已经记住了。你走不了啦。」



看着一步步靠近自己，七窍流血鬼相毕露的老头，杨刚退无可

退，心中涌起一股绝望。自己的计划，就要随着性命一起葬送

了吗？

老头伸出一双干枯的爪子，就在碰到杨刚脖子的一刹那，他突

然看见了老头手臂上的一块胎记。

杨刚福至心灵，赶忙大喊：「婉容让我告诉你，她已经把孩子

抚养大了，过几年就来找你！」

爪子突然停住了，随后慢慢收了回去。老头恢复了正常的脸

庞，两行清泪沿着沟壑纵横的脸庞滴下。

「婉容⋯⋯」他喃喃自语，半天才抬起头，「你走吧。」

杨刚忙不迭地朝巷子口奔去，身后响起老头的声音。

「别再来了⋯⋯你的余额已经不多了。」

9.

看着范凝凝一口又一口地喝下了碗里的粥，冲自己甜甜地笑，

杨刚松了一口气。

一包药粉，全部混在了粥里。接下来，只要帮范凝凝继承就行

了，她的钱也就是自己的钱⋯⋯

但事情，似乎没有杨刚想的这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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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粉很有效，即使是他这样的直男，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范凝凝

从骨子里溢出的那种主动。没过几天，他们就在一个热吻后确

定了关系。

「杨哥⋯⋯」范凝凝的小脑袋倚在杨刚肩上，突然说，「我想

放弃家产的继承权。」

什么？杨刚一下子直起身来，开玩笑，没有家产，我的努力不

是白费了吗？

他深吸一口气，轻抚范凝凝的头发：「为什么？能和我说说

吗？」

「我在病房里住了三年，早就想明白了。钱对我来说，没什么

用处，现在病好了，更不需要它了。我爸都走了，要这个集团

的股份有什么用呢？我爸又不会复活⋯⋯我也不想和那个女人

争，她想要，给她就好了，」范凝凝抬起头看着杨刚的眼睛，

温柔一笑，「现在，我有杨哥就够了⋯⋯」

「凝凝啊⋯⋯」杨刚艰难地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但是家

产也不能不要⋯⋯你爸在天堂里看到你这样，会很失望的⋯⋯」

「我爸⋯⋯」范凝凝突然眼睛一亮，「杨哥，你说的故事是真

的吗？那个巷子，真的能见到鬼？」

「是啊，」杨刚继续努力着，「所以你爸说不定就在巷子里看

着你呢，你可不能让他失望⋯⋯」



「那我们去巷子里找我爸好不好？」范凝凝兴奋起来，「走走

走！」

杨刚有些犹豫，他还记得老头告诉他的那句话：「你的余额不

多了。」

「走呀杨哥！」范凝凝连声催促，「如果真的能见到我爸⋯⋯

为了不让他失望，还要靠你帮我和那个女人争家产呢。」

听到这话，杨刚一咬牙——为了家产，拼了！

10.

这是杨刚第三次走进「黄闷鸡」了。老板娘看见他，似乎很是

高兴。

「又来了？坐坐坐。」奇怪的是，她对范凝凝却似乎兴致不

高，只是瞥了一眼就不再看。

范凝凝紧紧抱着杨刚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肉里：「我好怕

啊⋯⋯」

「不怕，有我在。」杨刚笑着安慰她。

黄闷鸡端上来，杨刚却有些犹豫⋯⋯余额不多了，虽然不知道

每次结账用的是什么，但看范全用完了余额就死在这里，恐怕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要不⋯⋯

「凝凝，」杨刚笑着说，「我今天没带钱包，一会儿你结账

吧？」



「行啊，」范凝凝头也没抬，正在对着碗里的菜纠结，完全没

有意识到自己即将付出什么，「今天我包养你，嘻嘻。」

杨刚放心下来，夹起肉吃了一口，范凝凝也一咬牙，同样吃了

一块。

吃完黄闷鸡的范凝凝，看着满店的鬼魂，吓得浑身发抖。杨刚

把她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地安慰着。

「客人，结账了。」老板娘凑过来，轻声催促。

「今天的账，让我女朋友结，」杨刚对老板娘挤出一个勉强的

微笑，低下头，「凝凝，结账了。」

谁料想，老板娘像是没有听到这句话似的，还是盯着杨刚：

「客人，结账。」

杨刚想要说些什么，怀里的范凝凝突然一动，挣脱开他的怀

抱，几步冲向了大门。杨刚想要去追，却被老板娘拦住了。

「客人，你还没结账呢。」

「她跑了，你怎么不拦着！」杨刚气急败坏地大喊，「什么一

颗心系在我身上，都是骗子！一有事就自己跑了，你们卖的都

是假货！」

老板娘突然笑了：「拦她？不值得。不过，阴巷的货物童叟无

欺，从无假货。」



杨刚愣了：「不值得？什么意思？」他突然反应过来：「我不

服，她这个样子，哪里像是爱上了我！」

「你是买了红娘家的药粉吧？」老板娘似乎是很在意商业信

誉，居然帮着解释起来，「吃了药，心自然系在你身上。可这

个姑娘胸膛里跳着的，真是还是她自己的心吗？」

杨刚突然感觉一股凉气直冲脑后。

没错，一开始，自己就已经把范凝凝的心给换掉了⋯⋯

老板娘似乎是不再愿意废话了，不耐烦地一伸手，从杨刚兜里

抢出那张熟悉的钞票。

「还差一点儿⋯⋯今天居然是亏本生意⋯⋯」老板娘脸上似乎有

些懊恼。

听到这话，杨刚心里涌起无尽的恐惧：「不，不要！」

他不敢去冲撞老板娘，只能转身往后厨跑去。几个服务员冲过

来拦住，他慌不择路之下一拳砸在一个服务员脸上，居然砸得

整张脸凹陷下去。

「纸⋯⋯纸人？」

虽然是纸人，但力气却不小。几只手伸过来，紧紧束缚住了杨

刚的四肢。他看着不紧不慢走过来的老板娘，大声惨叫。

老板娘带着习惯性的微笑，轻轻抚上了杨刚的脸。



「余额不足⋯⋯欢迎加入我们。」

「咔擦」。

11.

范凝凝拼命地跑着，感觉肺快要炸掉了。

卧床三年，身体已经差成这样了⋯⋯虽然心脏的毛病治好了，

但虚弱的身子骨却不是一两天能补回来的。

那个傻乎乎的杨刚⋯⋯真的以为自己爱上他了？当自己看不出

来，他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范家的遗产吗？装着样子骗骗他，果

然就把自己带到了阴巷。留在那个店里，给我爸陪葬吧！

不过，此时的她，完全忽略了一件事——为什么，她能这么轻

易地逃出黄闷鸡呢？

巷子里的几家小店出现在了面前，范凝凝兴奋地冲过去。

「我要见到范全的鬼魂，你们谁能办到？」她迫不及待地大

喊。

「凝凝⋯⋯」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范凝凝转过头

去，意外地看了范全的脸。

那是一家小巷最里间的店铺，挂着两盏白灯笼，里头燃着的却

是绿幽幽的磷火。店铺的柜台里，范全穿着一身像是京剧戏袍

的衣裳，正冲她露出慈祥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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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凝凝激动地冲过去，还没来得及说话，范全却对他微微一

笑，脸上的皮肤融化开来，像水银般流淌，眨眼间又变成了杨

刚的脸。

范凝凝吓得后退一步，转身欲逃，那张脸又再次变幻，成了范

凝凝自己的样子。

「客人，开个小玩笑，别急着走啊⋯⋯」

范凝凝好不容易平稳呼吸：「我要见我爸，但不是用这种糊弄

的方法！」

变脸店主微微一笑：「放心，我能办到。但你得先告诉我，你

想找范全做什么？」

「我要他给我一份遗嘱，十全集团的股份，一分也不给那个女

人留！」范凝凝恶狠狠地说。

「呵呵，」店主笑了，「这个简单，而且很便宜。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范凝凝从钱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钞票，砸在桌上。但店主的脸

色，却突然变了。

「你就这么点儿余额？连巷子口的黄闷鸡都不够吃，是怎么进

来的？」他嫌弃似地挥挥手，「穷鬼赶紧滚！」

「怎么可能？」范凝凝瞪大了眼，「杨刚那个穷小子都可

以⋯⋯」



店主似乎没憋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人民币？我要这废纸

有什么用？你余额就一块多了，就这还是靠人匠家的货续出来

的，否则你都已经是负的了。」

说完这句话，他似乎不耐烦了，拉上了店门口的帘子。

范凝凝有些不知所措，隔壁的店主，一个老婆婆却突然喊住了

她：「客人，我虽然不能让你见到范全的鬼魂，却能帮你做出

一份天衣无缝的遗嘱。一块也够，怎么样？」

范凝凝还迷糊着搞不清怎么回事，但听到这话还是忙不迭地点

头：「行，成交！」

拿到遗嘱，范凝凝十分惊讶：「字迹一模一样，居然还有律师

公证？」

「放心，这公证是真的，可以去查，」老婆婆笑了，「谢谢光

临。欢迎下次再⋯⋯哦，差点忘了，没有下次了。」

范凝凝顾不上搭理她，激动地走出了小巷。

前脚刚迈出，她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鸣笛声，回过

头，只看到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

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

「余额不足⋯⋯」

12.



「死了都要爱⋯⋯」

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勾肩搭背地走过巷子口。

「咦？有家黄焖鸡⋯⋯哈哈哈字还写错了！」

「正好肚子饿了，走，吃夜宵去！」

两人走进被血红色灯光笼罩的店门。

「老板娘，两个大份，多加辣椒！」

□ 川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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